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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进入新的时代，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处于双转变进程
中，人口与经济发展所达到的状态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开启打下了坚实基础和有利条件。根据 2020年第七次全国
人口普查数据，深入分析了 1 0年来中国人口转变的大趋势，在规模、结构、素质、分布等方面所呈现的新特征，并进一
步探明人口转变对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及其作用，阐明未来所面临的低生育率下劳动供给减少和老龄化
深化等一系列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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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口统计学中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通常为几何年平均增长率。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了最新的
全国及各地区相关人口数据，为认识进入 21 世
纪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中国人口发展趋势、特
征以及所带来的各种影响提供了翔实的数据支
撑。伴随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
进入新的时代，经济总量由 2010 年的 41 万亿增
加到 2020 年超过 100 万亿，人均 GDP 由 3 万余
元增长到超过 7 万元；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已经达到小康水平；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
发展，国家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得到较大提升。与
此同时，中国人口也发生了较大转变和转折，人
口由较快速增长转变到缓慢增长，人口发展呈现
出新的特征，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也
为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带来
一个可回旋的有利人口条件；当然，也随之面临

着低生育率下劳动供给减少和老龄化深化等一
系列挑战。

一、2010—2020年人口发展现状

（一）人口规模及其变动趋势
2010—2020 年，中国人口规模呈现增量减少、

增速明显放缓的态势。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以下简称“七普”）公布的数据显示，人口规模由
2010 年的 13.39 亿持续缓慢增长，到 2017 年超过
14 亿，到 2020 年达到 14.12 亿，10 年间增加 7200
多万人，增长了 5.77%，年平均增长率为 0.56%①。
这比“六普”之前 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 0.70%下
降了 0.14个百分点。分时间阶段来看，2010—2014
年人口增量较大、增速较高，处于一个小高峰（如
图 1 所示）；2015 年之后，尽管有“全面两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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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的作用，即 2016—2017 年出生人口有所增
加，但是其后人口增长率却逐年降低，2018 年、
2019 年、2020 年人口增长率分别为 0.38%、

0.33%、0.14%。可见，中国人口增长的趋势已趋于
缓慢，人口正增长的惯性势能已然殆尽，人口规模
进入一个高峰平台时期。

图 1 2000—2020年中国人口规模及增长率
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21》，某年份的人口规模为年底数，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

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中国台湾的人口数，下文同。

（二）人口自然变动
人口自然变动可以反映人口出生和死亡所引

起的人口数量的增减。由于国际人口迁移量较小，
全国人口规模和结构由出生和死亡状况决定。如
图 2 所示，2020 年中国出生人口为 1202 万人①，出
生率为 8.52‰，已经降到 1978 年以来的最低水
平；死亡率变化则相对较小，10 年间处于 7.11‰
~7.07‰之间波动；而人口自然增长率在 2020 年仅
为 1.45‰，出生率下降成为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
降低的主要原因。

2010—2013年期间，受人口长波效应影响出现
了一个小的出生高峰，出生规模在 2012 年达到
1973万，出生率达到 14.57‰。之后，中国生育政策
迎来三次重大调整②，对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也产
生了一定影响：2013年开始实施的是独生子女的夫
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即“单独二孩”政策），在
政策发生作用的 2014年出生人口为 1897万人，比

2013 年的 1776 万人多出 121 万人，出生率达到
13.83‰，高出 2013年 0.8个千分点，单独二孩政策
对出生水平的提升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2016 年 1
月，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政策发生作用的 2016 年
出生人口达到 1883万，相比 2015年的 1654万人，
增加了 229 万人，出生率从 11.99‰上升到
13.57‰。然而，在此后的2017—2020年的四年时间
里出生人口和出生率均出现连续下降，出生人口数
分别为 1765万、1523万、1465万、1202万，出生率
分别为 12.64‰、10.86‰、10.41‰、8.52‰。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死亡人口
的年龄构成也逐渐以老年人口为主，致使 21世纪
的第二个 10 年（年均死亡率 7.09 ‰）比前一个 10
年（年均死亡率 6.70‰）人口死亡率提高了 0.39 个
千分点。2010—2020 年人口死亡率呈现起伏波动
的态势，粗死亡率维持在 7.04~7.14‰的低位区间
内小幅波动。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1》公布的人口规模及出生率计算得到。

②2013年开始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政策，2021年实施“三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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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增量规模在 2010—2016 年的时间里
呈现起伏波动的态势，自 2017 年开始逐年下降，
2017—2020 年人口增量规模分别为 779 万、530
万、467 万、205 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呈逐年下
降趋势，分别为 5.58 ‰、3.78 ‰、3.32‰、1.45‰。
未来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老年死亡人口的增加
将进一步导致死亡率增长，人口自然增长已经处
于零增长区间。
（三）人口年龄结构变动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过去几十

年甚至上百年人口过程的结果。图 3 是根据“六普”
“七普”公布的数据绘制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金字
塔，它不仅可以形象地展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还可
以描述未来人口在一定生育模式下，人口再生产的
规模、速度及发展趋势。2020年，中国人口金字塔呈
现底部收缩，上部拓宽状，人口年龄结构整体呈现老
龄化的特点。金字塔的中部凹凸起伏，主要是受三次
出生高峰的影响；金字塔的底部收缩，表明近年来人
口出生率逐步下降，出生人口数日趋减少，人口再生
产类型属于缩减型，人口呈现少子老龄化特点。

图 2 2010—2020年中国人口自然变动
注：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21》，出生和死亡人口数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1》公布的历年人口规模、出生率和死亡率计

算得出；由于小数点后四舍五入，导致个别年份自然增长量不等于出生数减去死亡数。

图 3 2010年和 2020年普查时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金字塔
注：数据来自《中国 2010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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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口年龄中位数是按年龄标志把人口总体划分为对等两半的那个年龄数值。

②由于这部分需要使用分单岁年龄的人口规模数，使用的是《中国 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 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人口普查年鉴—

2020》公布的数据，不包括现役军人，所以比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1》数据计算的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7%）略高一些。

2010—2020年中国年龄人口呈现“M型”增长。
0～14岁的少年儿童和 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无论数
量还是占比都出现上升，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
量及占比则出现下降。根据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普
查时点少年儿童人口从 2010年的 22132万人增加到
25338万人，增长了 14.49%。老年人口增长则更为明
显，从 2010年的 11893万增加到 19064万，涨幅高达
60.30%。相比之下，劳动年龄人口则从 2010年的
99256万人减少到 96576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
口的比重从 74.47%下降到 68.50%。此外，人口年龄中
位数①由于不受人口总体的极大或极小值的影响，可
以用来反映整个人口总体的年龄水平，2020年中国
人口年龄中位数为 38.4岁，比 2010年提高 3.5岁，表

明人口总体的年龄构成进一步老化。
根据“五普”“六普”“七普”公布的数据，2000年

中国 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7.10%②，
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达到 10.50%，中国已
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如表 1所示）。经过 20年社会
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2010 年
60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和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
别达到 13.32%和 8.92%，到 2020 年这两个比例分
别达到 18.73%和 13.52%。近 10 年间比前 10 年，
老龄化程度呈现加速态势。未来随着 1962—1975
年、1981—1994年第二次、第三次“婴儿潮”时期出
生的人口队列步入老年[1]，老龄化程度将进一步加
深加剧。

60岁及以上人口规模（万人） 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65岁及以上人口规模（万人） 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

2000年 12997.79 10.46 8827.40 7.10

2010年 17759.44 13.32 11892.72 8.92

2020年 26401.82 18.73 19063.53 13.52

表 1 2000年、2010年、2020年中国老龄化情况

注：数据来自《中国 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 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公布的数据。

（四）人口素质提升
人口素质是人口总体的质的规定性。其中，人口

身体素质和文化素质是人口素质的基础[2]7。随着人
口形势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特别是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中国人口素质已步入
全面提升的新阶段：人民的身体素质日益改善，婴儿
死亡率不断下降，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人口受教
育水平也有了质的飞跃，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
增长尤为明显。

婴儿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和平均预期寿命
是衡量人口身体素质的重要依据。根据“七普”数
据显示（如表 2），2020 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已经达到 77.93 岁，比 2010 年提高了 3.10 岁；孕
产妇死亡率由 2010 年的每 10 万孕产妇死亡 30
人，降低到2020 年的 16.9 人，减少了将近一半；婴
儿死亡率由 2010 年的 13.1‰下降到 5.4‰，降低
了 58.78%。这表明 10年来中国人口健康水平持续
全面提升，人口素质有了较大幅度提高。

平均预期寿命 婴儿死亡率（‰） 孕产妇死亡率（1/10万）

2010年 74.83 13.1 30.0

2015年 76.34 8.1 20.1

2020年 77.93 5.4 16.9

表 2 2010—2020年中国人口身体素质主要指标

注：2020年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 2022年 7月 5日国家卫健委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健康中国行动实施以来进展与成效时公
布的数据，其他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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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将各种受教育程度折算成受教育年限计算平均数得出的，具体的折算标准是：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大专及

以上=16年。

②文盲率指 15岁及以上的文盲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比例。

③15～59岁人口中文盲人口数占该年龄段人口数的比例。

④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是指一个直辖市或地级市所辖的区内和区与区之间，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乡镇街道的人口。

⑤流动人口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

⑥人口净迁移是依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公布的“全国按现住地、户口登记地类型分的户口在外乡镇街道的人口”数据计算得出。

同时，中国人口受教育水平明显提升。根据“七
普”数据显示（如图 4），到 2020 年，每 10 万人中具
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数由 2010 年的 8882 人增加
到 15408 人，增长了 73.49%；平均受教育年限①从
2010年的 9.08年提升至 9.91 年。而 6岁及以上人
口中未上过学的人口比例呈现明显下降，每 10万

人中未上过学的人数由 2010 年的 4662 人减少到
2020 年的 3646人；文盲率②也进一步下降，2010—
2020年间由 4.08%下降到 2.67%，其中，15—59岁
人口的文盲率③从 2.09 %下降到 1.18%。这表明我国
人口教育素质和受教育程度得到大幅度提高，高层
次人力资本大幅度增加。

图 4 2010年和 2020年每 10万人中某教育水平的人口数
注：根据第六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计算得到。

（五）人口迁移流动及空间分布
1 .人口迁移流动变动
人口迁移流动与人口自然变动一样是人口变动

的方式之一，二者都会引起人口地区分布上的变动，
人口迁移流动则总是出于一定动机或目的，其内在
动因主要与社会经济因素有关，从而较多体现了人
口的社会性。

由于中国的国际迁移流动人口规模很小，所
以重点分析国内迁移流动。根据“七普”数据，10年
来中国人口流动的地域范围更加宽广，2020 年中
国人户分离人口约为 49277 万人，相比 2010 年增
长了 88.84%，其中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④约为
11695 万人，地市之间人户分离人口，即为流动人
口⑤（包括跨省流动人口和省内流动人口） 约为
37582 万人，增长了 70.03%；跨省流动人口达到

12484 万人左右，增长了 45.37%；省内流动人口约
为 25098万，增长了85.70%（如图 5所示）。

由各省市地区的人口净迁移情况⑥显示，东北地
区的黑龙江和吉林，华中地区的河南、湖南等人口大
省净流出较多。河南省净流出的人口最多，为 1165
万人，其次为安徽（1116万人）、湖南（869万人）、四
川（824万人）、江西（660万人），黑龙江和吉林流出
省外的人口分别有 383万人和 114万。而净流入人
口最多的五个省份分别为：广东（2891万）、浙江
（1667 万）、上海（970 万）、北京（692 万）、江苏（638
万）。从净流出人口占本省常住人口的百分比来看，
安徽、湖南、江西净流出人口占比最高，分别为
18.28%、14.61%、13.08%；而上海、北京、浙江净流入
人口占比最高，分别为 38.97%、31.61%、25.77%。需
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流动人口是存量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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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根据 10年间各省出生、死亡状况及常住人口的变化，由人口平衡方程计算得到 2010—2020年 10年间各省人口的迁移流动情况。其中，人口

平衡方程为：年末人口-年初人口=出生人口-死亡人口+迁入人口-迁出人口。所需人口规模、人口出生数、人口死亡数通过全国及各省的统

计年鉴获得。上海和重庆只公布了非普查年份的户籍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没有公布常住人口口径的，因此，采用“六普”和“七普”的数据进

行线性内插进行估算。

除了考察流动人口的存量状态，还可以考察流
动人口的流量状态，即考察 10年间各个省份由于人
口迁移流动引起的人口变动①。其中，黑龙江 10年间
净流出增量为 658万人，为净流出人口增量最多的
省，其次为吉林（370万人）、湖南（327万）。广东省
10年间净迁入的人口增量最多，为 1273万人，其次
为浙江（709万）和重庆（551万）。

2.人口空间分布变动
人口的空间分布是人类在改造自然、发展生产

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自然、经济、社会、历史、资
源、环境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的人口分
布非常不均衡，东南沿海地区人口密度大，而西北部

则地广人稀。依据“瑷珲 -腾冲线”即“胡焕庸线”为
参照[3]，进一步分析十年间中国人口的区域分布状态
（如图 6所示）。

人口密度较大的省份多集中在“胡焕庸线”的东南
半壁，人口密度最高的三个地区分别是上海、北京和天
津。2010年，三个直辖市人口密度分别为每平方公里
3632人、1196人和 1086人，到 2020年分别达到每平
方公里 3924人、1334人和 1159人，人口密度均呈现
增加态势。“胡焕庸线”西北半壁的西藏、青海和新疆在
2010年和 2020年都是人口密度最低的三个省份，
2010年三者人口密度分别为每平方公里 2人、8人和
13人，2020年变为每平方公里 3人、8人和 16人。

图 5 2010年和 2020年中国人户分离人口情况
注：数据来源第六次、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图 6 2010年和 2020年中国各省份人口密度
注：人口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21》；各省面积采用各省人民政府网站公布的陆域面积，查询时间 2022年 8月 1日，下

文提到的各省面积也均是以这种方式计算，中国台湾、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面积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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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六普”“七普”公布的人口数据对“胡焕
庸线”两侧的人口规模、占比、密度进行计算和分
析时，以内蒙古、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藏 6
个省区为“胡焕庸线”西北侧，其他省份都属于东
南半壁[4]。从两侧人口的规模来看，2020年东南半
壁人口规模为 13.18 亿，比 2010 年的 12.46 亿增
长了 5.78%，西北半壁则由 2010 年的 8703 万人增
加到 9170万人，增长了 5.37%（如表 3所示）。从
两侧人口占比来看，2010 年东南半壁人口占总人
口的比例为 93.47%，2020年仅变动了 0.02 个百分
点，达到 93.49%，西北半壁则由 2010 年的 6.53%
下降到 2020年的 6.51%。从 10年增加人口区域的
分布变动看，新增人口的 93.91%分布到了东南半
壁，由此进一步验证了胡焕庸线极强的稳定性[5]。
由于总人口的增长，东南半壁、西北半壁的人口密
度均出现相应程度的上升，东南半壁由 2010 年的
每平方公里 286人增加到 2020年的 303人，西北
半壁由每平方公里 16人增加到 17人。

从各省份的人口分布变动来看，2020年常住人
口规模最大的五个省分别为广东（12601 万）、山东
（10153 万）、河南（9937 万）、江苏（8475 万）、四川
（8367万），五个省份的人口合计已经超过全国人口
总量的 1/3。而人口规模最小的五个省区市分别为西
藏（365 万）、青海（592 万）、宁夏（720 万）、海南
（1008万）、天津（1387万），这五个省级区域人口合
计还不到全国总人口的 3%。

与 2010年相比，10年间中国大陆有 25个省份
实现人口正增长，有 6个省份出现了负增长。西藏、
广东、浙江增长的比例最高，分别增长了 21.52%、
20.79%和 18.63%，有 6 个省份人口是下降的，其中
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下降的比例最高，分别下降了
16.87%、12.31%和 2.66%。

二、人口发展变化的新时代特征及原因

（一）人口规模巨大、增速减缓，进入交叉转换期
1 .人口规模巨大，增量减小
中国人口规模的发展变化在新时代表现出的

特点可以总结为三点：（1）人口规模巨大。新时代
以来，人口规模迎来 14亿大关，十分巨大。2020年
人口规模达到 14.12 亿人，延续了 21 世纪以来人
口规模的持续扩张态势。（2）人口规模增加态势明
显趋缓。相比于 2000—2010 年，2010 年以来中国
人口规模增量显著降低，人口规模增加趋势进入
惯性收尾阶段。（3）人口规模扩大进入稳定的平台
期，人口规模的增长幅度快速降低，人口增长速度
逐渐进入零增长区间，人口规模将处于一个相对
平稳的高峰平台。

2.人口自然增长进入交叉转换期
当前，中国人口自然变动所呈现的特点是由出

生强度和死亡强度的发展变化共同决定的：（1）在出
生强度方面，2010—2020 年期间，中国人口出生率
呈波动下降的变化特点。其中，2010—2016 年人口
出生率呈现数次回升，而之后出生率开始进入整
体下降的态势。（2）在死亡强度方面，由于分年龄
死亡率呈横躺的“J”型分布，随着 60 岁及以上人
口规模增大，占比升高，总死亡人口会随着老龄化
加重和老年人口规模增大而增加，从而致使
2010—2020 年期间人口死亡强度提高，总死亡率
升高。由此形成人口的出生率曲线与死亡率曲线
向交叉转换区间演进。
（二）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呈现M型，老龄化处于

加速期
1 .少年儿童人口系数回升，少年儿童人口规模

增加
相较于 2000—2010 年，2010—2020 年期间中

国的少年儿童人口变动呈现出独有的特点：第一，少
年儿童人口系数呈现小幅回升趋势，达到 17.97%；
第二，少年儿童人口总量有较大增加，十年间增加
3206万人。

2.劳动年龄人口系数降低，抚养比不断攀升
2010—2020 年期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变动

的特点为：第一，劳动年龄人口系数持续降低，十
年间劳动年龄人口系数由 74.47%降低到 68.50%，
降低了 5.97 个百分点；第二，劳动力的少年儿童抚

人口规模
（人）

人口占比
（%）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2010年
西北半壁 87027607 6.53 16

东南半壁 1245783262 93.47 286

2020年
西北半壁 91696042 6.51 17

东南半壁 1318082682 93.49 303

表 3 2010年和 2020年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变动情况

注：数据来自第六、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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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数据来源：World Health Statistics 2020: Monitoring health for the SDGs. Retrieved May 18, 2020, from https://www.who.int/gho/publications/

world_health_statistics/2020/en/。

②数据来自 2020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③数据由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人口受教育情况整理得到。

养比和老年抚养比不断提高，少年儿童抚养比与
老年抚养比由 2010 年的 22.3%和 11.9%上升至
2020 年的 26.2%和 19.7%；第三，从整体来看劳动
年龄人口总量处于高平台期，仍然属于劳动力资
源丰富状态。

3.老年人口系数升高，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
2010年以来，中国老年人口变动可概括为以下

几个特征：第一，老年人口系数（人口老龄化）增速不
断加快，程度不断加深，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加速发
展阶段；第二，老年人口规模已经开始超过少儿规
模，老年人口规模巨大的局面已经呈现；第三，人口
老龄化的加速趋势仍将持续，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
将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三）人口素质提升与人力资本存量增大
1 .国民健康水平不断提升，健康素质显著改善
从人口健康水平变化特征来看：第一，人口预期

寿命逐步延长，整体人口出生预期寿命超过世界平
均水平，而且健康预期寿命年限与往年相比也有显
著增长①。第二，妇幼人口健康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改
善，孕产妇、婴儿死亡率呈现出逐年下降态势。特别
是近 10年来，中国妇幼健康水平实现了新的跃迁，
孕产妇、婴儿死亡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2.人口受教育水平明显提升，高等教育进入大
众化阶段
从人口受教育水平特征来看：第一，低学历人口

比例逐渐缩小，高学历人口规模逐步扩大，教育结构
进一步优化。2000年至 2020年间，未上过学和小学
学历人口比例均呈逐年下降趋势，高学历人口比例
快速提升。教育结构由低学历向高学历转变，教育普
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
第二，人口教育素质提升，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增
加。过去十年间，人口受教育水平从初、高中文化程
度为主跨越到以大学文化程度为主，体现在高等教
育（大学）年龄人口比例持续、显著提高，全国各类高
等教育的总规模不断扩大。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
学总规模 418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 54.4%②。
并且在未来人口队列规模继替的推动下，中国人口

教育素质仍会大幅提升。
3.人力资本提升，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
随着教育水平提升和“健康中国”战略的实

施，中国人力资本水平逐步提高，主要表现为：第
一，人力资本存量持续增加。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人
力资本存量增长贡献愈加明显，接受高等教育人
口总量不断增长。2020年，全国总人口中受过高等
教育人数达到 2 亿以上③，以人均受教育水平提升
为驱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得到极大提高。第二，国
民健康水平显著提升，老年人力资本的开发不断
深化，为新时代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老年人
综合素质稳步提升，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脑力劳
动者的开发利用程度比老年体力劳动者利用程度
高，且新一代高素质的低龄老年人力资本，能够为
许多领域技术和管理人才方面比以往提供更有力
的保障。第三，产业结构优化以适应人力资本水平
的发展，增强了产业与人力资本深化的匹配度，从
而加速了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的创新，人力资
本发展已从过去的规模红利向如今的质量红利转
变[6]。第四，人力资本空间分布不均衡，区域人力资
本差距仍然存在。人力资本综合水平在空间分布
上呈现出沿海向内陆逐渐降低，由经济欠发达地
区向发达地区转移的特点，不同区域间人力资本
结构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东部沿海地区人力
资本结构优势较为显著，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结
构尚存在着较大的优化空间。
（四）人口迁移流动增加，空间分布呈“东密西

疏”特点
1 .人口流动活跃性增强，人口流动多元化趋势

显著
进入新时代，人口流动活跃性越来越强，呈现鲜

明的特征：（1）人口流动更加活跃，成为 21 世纪中
国人口发展的主要特征和表现。在过去的 20年间，
中国各地区的人口特征、变化主要是以人口流动迁
移为主导，人口迁移成为常态，流动人口规模更是
达到了 3.76 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 26.62%，
人口高流动性迁移特征更加显著，人口流动更加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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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口活跃度是参考王金营等（2013）研究[8]，通过构建人口活跃度递阶层级结构模型测度得到的数值。

跃。（2）低人力资本流动向高人力资本流动的转
变。人力资本集聚会伴随着人口集聚进而改变城市
人力资本存量，人口会流向要素回报率较高的区
域。据“七普”数据显示，流动人口中每万人具有大
专及以上学历者人数大大超过全国人口平均水平。
超五成大专及以上学历者为流动人口，高人力资本
水平者更倾向流动。（3）人口流动带来人力资源的
空间优化配置。通过人口流动来促进和重构劳动力
的空间资源优化，流动人口可以调剂不同地区劳动
力资源的余缺，进而优化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结合
状况，表现为不同地区以工业增长和服务业推动所
形成的产业结构存在着较大差别。劳动力由低生产
率地区向高生产率地区转移，带来人力资源的空间
优化配置。
新时代人口流动呈现多元并存：（1）省际人口

流动依然保持较大强度，同时省内人口流动强度
逐步增强。中国空间分布新趋势存在各省流动人
口分布不均衡的现象，各省省内与省际流动构成
差异明显。从地区的层面来看，省际人口流动依然
保持较大强度。2020 年全国跨省流动人口为 1.25
亿人，比 2010年增长了 45.37%。流动人口向沿海
城市、区域中心城市集中的趋势依然不变，省际人
口流动数量依然可观。经济发达省份对流动人口
的吸引力依旧强势。省内流动人口方面，省内人口
流动规模及其活跃程度已远超省际人口流动，省
内流动人口多于跨省流动。2020年，省内流动人口和
跨省流动人口分别为 2.51亿和 1.25亿，分别比 2010
年增加 1.15亿和 0.39亿，增长了 84.5%和 45.3%，
将近一半以上的流动人口在省内流动[7]。人口向省会
和省内重点城市聚集趋势更加明显。（2）人口流动
仍然以乡 - 城流动为主，而由城镇到乡村的流动
微乎其微。虽然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的形式正变得
更加多样化，但是从乡村到城市依然是人口流动
的主线。据“七普”数据，流动人口约 90%以上由乡
-城流动人口所贡献，其中从乡村流向城镇的人口
为 2.49亿人，较 2010年增加了 1.06亿人。越来越
多的人向更高行政等级的大城市、特大城市流动，
人口流动促进了城乡之间的文化互通和交流。但
由于不同地域之间城乡发展相对不平衡、不充分，
因此，从城镇到乡村的流动人口微乎其微。（3）流动

人口的城市长期居留反映了流而不动现象日益突
出，一些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趋于稳定。“七普”数
据显示，2020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63.89%，相较 2010年提高了 14.21 个百分点相比，
在近十年间提升速度有所加快。并且 2020年省际
流动人口中有 37.55%的人已经在流入地居住 5 年
及以上，比 2010年普查时的 25.11%增加了 12.44
个百分点。

2.中国人口分布东密西疏格局稳定不变，人口
分布空间集中趋势明显加强
中国人口空间分布在新时期兼具稳定性和动

态性的特点：第一，中国人口分布东密西疏格局基
本稳定。“胡焕庸线”东南半壁人口密度大而聚集，
西北半壁则地广人稀，体现了中国人口分布东密
西疏的基本格局且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第二，区
域内人口空间相对集中趋势明显加强。经济发达
的东南部地区人口吸引力增强，原有增长极长三
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区对跨省流动人口依然有
着较强吸引力；人口聚集表现为以中心城市、特大
城市为主要承载高地，这不仅改变东部地区内部
人口分布结构，也使得中西部地区由于特大城市
和中心城市的成长，聚集稳定了人口分布，改变了
区域内的人口分布，区域内呈现中心城市的相对
集聚状态。
（五）人口活跃度逐步增强，区域人口活跃度

呈现分异
1 .中国人口活跃度逐步增强
2010—2020 年中国人口活跃度①呈现逐年波

动且总体上升趋势，从 2010 年的 0.68 上升至
2020 年的 0.91，总体增加 0.23，年均增长率为
2.90%（如图 7 所示）。总体来看，近十年中国人口
活跃度指数不断上升，且上升幅度和速度明显增
加，说明中国人口活跃程度在不断提高，人口发展
蕴藏巨大发展潜力。

就人口素质、人口结构和人口分布与迁移等
指标的具体情况而言，2010—2020 年三个指标指
数均呈现逐年波动且总体上升趋势，与人口活跃
度指数发展趋势一致，并且人口素质指数明显提
高，人口分布与迁移指数和人口结构指数则趋向吻
合（如图 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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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向来看，人口素质指数从 2010年的 0.44上
升至 2020年的 0.60，增加 0.16，年均增长率为 3%。
人口分布与迁移指数从 2010年的 0.11上升至 2020
年的 0.16，增加 0.05，年均增长率为 3.35%。人口结
构指数从 2010年的 0.12 上升至 2020 年的0.15，增
加 0.03，年均增长率为 2.09%。对比三个指标指数发
现，2010—2020年中国人口分布与迁移、人口结构
和人口素质指数均实现平稳增长，表明近年来中国
人口素质、人口分布与迁移和人口结构逐步提升优
化，人口发展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

纵向来看，发现 2010—2020年人口素质指数的
增加量最大，但人口分布与迁移指数的年均增长率
最高。这表明，这十年中国人口素质明显提升，且增
加幅度优于人口分布与迁移和人口结构等指标，而
人口分布与迁移的提升速度加快，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人口活跃程度加快提高。基于本文采用的多层次
结构分析法，在既定的权重下，人口素质对所占人口
活跃度的贡献逐步上升，从 2010年的 65.15%上升
至 2020年的 69.79%，而人口分布与迁移人口活跃
度的贡献从 2010 年的 16.80%上升至 2020 年的

17.53%，人口结构对人口活跃度的贡献从 2010年的
18.05%下降至 2020年的 16.67%。结合中国实际情
况来看，早期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巨大作
用，但随着人口结构转变以及人口规模变化，人力资
本或人口素质以及人口合理分布或将成为驱动经济
发展的重要因素[9]。

2.各地区人口活跃度存在显著差异
2010至 2020年期间，中国各省人口活跃度指

数总体呈波动式上升趋势，并且地域之间存在显著
差异（如图 9所示）。截至 2020年，北京、上海和天津
人口活跃度程度较高，其数值均超过 1；而西藏、云
南和贵州等地区人口活跃度较低，其数值均处于
0.71及以下。从人口活跃度的增幅来看，主要可以分
为三类：一是，人口活跃度快速增长型，包括上海、北
京、广东、内蒙古、山西、浙江、天津、宁夏和江苏等九
个省市地区，增长量均高于全国增量水平（0.23）；二
是，人口活跃度稳定增长型，涉及陕西、四川、重庆、
安徽、甘肃、河南和贵州等七个省市地区，其增量均
处于 0.20至 0.23之间；三是，人口活跃度缓慢增长
型，包含吉林、湖北、山东、云南、青海、河北、辽宁、海

图 7 2010—2020年中国人口活跃度变动趋势

图 8 2010—2020年中国人口素质、人口结构、人口分布与迁移的变化趋势

·人口与社会研究·

38· ·



①根据变量与数据特征，首先采用判别混合回归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 F检验、以及判别混合回归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的 LM检验分别进行

验证。两个检验结果均显示，混合回归模型并不适用，应选择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然后，又使用稳健性的 Hausman检验来对固定

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选择。检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模型为最优选择。

南、新疆、江西、福建、西藏、湖南、广西和黑龙江等
15个省市地区，其增量均低于 0.2。总之，中国各省
市地区人口活跃度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并且人
口活跃度较高地区大多集中在中国中部和东部地

区，相比较而言，西部及西南部地区的人口活跃度较
低。虽然中国各省人口发展存在明显区域差异，但人
口活跃度逐年提升，表明人口依旧活跃，并且具有巨
大优势和发展潜能。

图 9 2010—2020年中国各省人口活跃度变化

三、人口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纵观中国人口发展的历史脉络，人口在不同历
史时期或不同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与趋势。10
年来人口发展呈现规模缓慢增加趋于稳定、人力资
本水平明显提升，人口迁移流动日趋活跃，区域空间
相对集聚的特点。同时，在低生育率的作用下，中国
又面临劳动力供给减少，少子化、高龄化、总人口负
增长、老龄化加剧带来不利因素。通过选用2010—
2020年中国省级层面相关人口和经济数据构建人
口—经济产出模型，深入探究 10年来人口发展在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影响与作用。
（一）模型设定和检验方法选择
人口活跃度—经济产出模型可以通过劳动促

进、资本促进或外部性促进等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
影响和作用[10]。由于面板数据同时具有横截面和时
间两个维度，不仅能反映不同地区之间差异，又能动
态考察观测各地区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为此，本研究
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来建立计量实证模型。经过对设
定的不同面板数据模型进行比较和检验，本文最终
选择面板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①。通过结合固
定效应的实证模型形式 yit=x′it βk+ui+εit，可将生产函

数模型经过线性化转变，得到如下待估计方程：
lnYit=α0+α1lnKit+（1-α1）lnLit+ui+εit 式（1）

lnYit=α0+α1lnKit+（1-α1）lnLiteTit+ui+εit 式（2）

lnYit=α0+α1lnKiteTit+（1-α1）lnLit+ui+εit 式（3）

lnYit=α0+α1lnKit+（1-α1）lnLit+α2T+ui+εit 式（4）
其中，表示 i省份、t表示年份。Yit、Kit、Lit和 Tit分

别为经济产出、资本、劳动和人口活跃度指标对于省
区市 i在 t时期的观测值。α0表示截距项，α1和 α2 表
示待估计参数。ui表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异质性
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数据来源：选用中国 31 个省区市（不包含港澳
台地区）2010—2020年的数据作为样本。T表示人口
活跃度因素的综合指数，计算方法参照王金营等研
究[8][10]；Y为各地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经过平
减处理；K各地区资本存量，用永续盘存法进行核算
得到[11][12]；L为全社会从业人数，可从统计年鉴中直
接获得。所用基础数据均选自各省、市地区 2021 年
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2021》以及历年中国人
口普查等相关数据。
（二）模型检验结果及其分析
通过将人口活跃度及人口分布与迁移、人口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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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人口结构三个方面的综合因素引入生产函数，并
利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对式（1）至式（4）进行回归及
检验，发现人口活跃度和三个综合活跃因子可以通
过劳动促进、资本促进或外部性促进等途径对经济
增长产生影响和作用，但影响程度、作用大小以及变
量参数估计的显著性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如表 4至
表 6所示）。所有模型 R2较高，说明拟合优度良好，
所选人口变量能较好地解释区域经济增长及变动的
大部分原因。

1.人口活跃度及综合活跃因子具有劳动促进作用
人口活跃度及人口分布与迁移流动、人口质量和

人口结构这三个综合活跃因子通过劳动促进途径，对
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比较回归模型的
差异，发现相较于单一人口综合活跃因子，人口活跃
度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这意味着，在三
个人口综合活跃因子交互影响、共同作用下，人口通
过劳动力途径对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效应可发挥至
最大，也进一步证明人口具有的经济影响效应是由多
维人口因素综合发力所形成。其次是人口质量提升带
来的劳动产出效应较高，而人口分布与迁移流动因子
和人口结构因子的劳动产出效应则基本相同。

与传统生产函数模型相比，加入人口活跃度或不
同综合活跃因子后，劳动力产出弹性系数明显增加。这
也进一步表明人口活跃因素能够通过增加劳动力的有
效供给或提高劳动生产率，对经济产生促进作用。

2.人口活跃度及综合活跃因子对资本效率提升
有促进作用
人口活跃度及人口分布与迁移流动、人口质量

和人口结构这三个综合活跃因子同样也可以通过资
本促进途径对经济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当人口
作为资本促进型变量时，人口分布与迁移流动因
子和人口结构因子带来的资本效率提升，对经济
增长产生的影响效应最大，并且作用程度相同。这

注：1. 括号中的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2.***，**，*分别表示
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解释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lnK
0.62*** 0.64*** 0.68*** 0.68***

（0.025） （0.024） （0.022） （0.022）

lnLeT
0.48*** — — —
（0.025）

lnLeB1
— 0.36*** — —

（0.024）

lnLeB2
— — 0.32*** —

（0.022）

lnLeB3
— — — 0.32***

（0.022）

常数项
-0.36*** -0.32*** -0.27*** -0.28***

（0.051） （0.055） （0.060） （0.059）
R2 0.95 0.95 0.96 0.96

观测值 341 341 341 341

表 4 人口活跃度劳动促进型模型估计结果

注：1. 括号中的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2.***，**，*分别表示
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解释变量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lnL
0.41*** 0.39*** 0.33*** 0.33***

（0.017） （0.018） （0.021） （0.021）

lnKeT
0.59*** — — —
（0.017）

lnKeB1
— 0.61*** — —

（0.018）

lnKeB2
— — 0.67*** —

（0.021）

lnKeB3
— — — 0.67***

（0.021）

常数项
-0.44*** -0.38*** -0.28*** -0.31***

（0.059） （0.061） （0.060） （0.061）
R2 0.97 0.97 0.97 0.97

观测值 341 341 341 341

表 5 人口活跃度资本促进型模型估计结果

传统生产
函数模型 人口活跃度外部性模型

解释变量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lnK
0.68*** 0.53*** 0.57*** 0.57*** 0.56***

（0.022） （0.050） （0.048） （0.059） （0.035）

lnL
0.32*** 0.47*** 0.43*** 0.43*** 0.44***

（0.022） （0.050） （0.048） （0.059） （0.035）

T
— 0.94*** — — —

（0.263）

B1
— — 0.96*** — —

（0.323）

B2
— — — 5.53* —

（2.787）

B3
— — — — 5.56***

（1.019）

常数项 -0.26*** -0.54*** -0.45*** -0.44*** -0.65***

（0.061） （0.086） （0.074） （0.114） （0.063）
R2 0.96 0.97 0.97 0.97 0.98

观测值 341 341 341 341 341

表 6 传统生产函数模型和人口活跃度外部性模型
估计结果

注：1. 括号中的值为聚类稳健标准误；2.***，**，*分别表示
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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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人口城镇化水平稳步提高和流动性增加，
不仅有助于促进人力资本的再分配，还能够提升
物质资本在区域内的有效配置，进而为经济增长
注入新的发展动力，实现要素驱动型向效率驱动
型转变。而人口结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投资、
储蓄或消费等因素影响物质资本积累，从而带动
经济结构转变，有助于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
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增长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
这一经济影响效应与其作为劳动促进型变量所带
来的经济效应非常接近，可见人口在流动与迁移
以及结构调整过程中孕育着巨大的经济活力和发
展潜能，由此带来的区域内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
化和产业、经济结构变动，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与传统生产函数模型相比，所有模型中物质资本
存量和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的估计检验结果均有明显
的变动。具体表现为，物质资本的经济产出弹性系数
明显收缩，而劳动力对经济产出的贡献显著增加。从
这点可以看出，劳动力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很大比
例体现在资本的区域配置变动中，通过资本配置继而
促进劳动作用显现。这也进一步表明人口活跃因素对
于要素效率的影响，能够显现资本和劳动要素的真实
作用，人口活跃度及各综合因子通过资本促进作用，
提升了劳动力的产出效率。

3.人口活跃度对经济的外部性影响作用突出
根据人力资本外部性效应理论，人口活跃度也可

以通过外部性传导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为了验证这
种外部性的存在，将人口活跃度及三个综合活跃因子
作为外部性变量，直接引入生产函数模型进行回归检
验可以发现，人口活跃因素及各综合活跃因子均对经
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可以通过外部性途径实现。

与传统生产函数模型相比，人口活跃度的外部
性作用使得劳动产出弹性均有所增加，这说明人口
活跃度及综合活跃因子将劳动力的经济产出作用变
得更加凸显。换言之，在传统生产模型中，资本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能被高估。

总而言之，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
稳定的关系。这一关系并不是单一人口因素带来的，
而是人口多维度综合因素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和经
济发展。这个作用可以通过资本促进、劳动促进和外
部性等途径而实现。因此，人口活跃度因素促进经济
长期增长，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源泉。

四、中国人口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问题和挑战

（一）具有的优势和机遇
1.中国人口活跃度增强，有利于提升经济发展效率
根据 2010—2020年人口活跃度数据显示，中国

人口活跃度逐年增加，并且增速加快。一方面，虽然各
省、市地区人口活跃度存在地区差异，但这十年间均有
不同程度的上升；另一方面，各人口综合活跃因子，包
括人口素质、人口分布与迁移和人口结构等指标提升
同样显著，这表明中国人口素质逐步提升，人口迁移流
动逐步加强，人口结构逐步优化。实证研究结果也证实
了人口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可判定的长期稳定关
系：人口活跃度越高，经济发展效率越快。因此，人口活
跃度提高，意味着中国人口发展依旧存在巨大优势，需
要进一步去挖掘人口发展的潜力，持续保持人口活跃
度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才能有效提升经
济增长效率，保持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

2.人口素质大幅提高，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质
量红利”

根据 2010—2020年全国及各省、区、市人口活
跃度数据显示，十年间，中国人口质量稳步提升，增
量明显高于人口迁移流动与人口结构等指标，成为
促进人口活跃度提高的主要驱动力。实证研究结果
也验证了人口质量活跃因子提升有助于促进经济增
长。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人口质量
提升逐渐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众所周
知，高质量发展需要的就是高素质的劳动力，需要的
是教育水平提升带来更多科学技术进步与创新资
源；与此同时，健康状况改善带来有效劳动供给增加
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所以人口质量迅速提高，使中国
迎来了“人才红利”时机，有利于为经济发展提供动
力源泉，能够在一定程度减轻甚至抵消人口数量红
利下降带来的风险。

3.人口迁移流动持续活跃，优化区域人口与禀
赋资源配置

2010—2020年中国各省人口活跃度数据显示，
全国各省人口分布与迁移指标呈现明显增加趋势，
并且该指标增速高于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等指标。
“七普”数据也表明，这十年间中国城镇化率提升了
14.21 个百分点，流动人口增加近 70%，人口的空间
变动实现了由低流动性的“乡土中国”向高流动性的
“迁徙中国”转变。城镇化水平稳定提升和流动人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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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不断扩大，使人口迁移、流动带来的集聚效应愈发
明显。而人口迁移流动的活跃，恰恰凸显了经济社会
发展的巨大活力。这一点在实证研究中也得到验证，
体现在人口迁移流动的活跃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提
升资本配置效率和发挥外部性经济影响都具有显著
的积极影响，且经济影响效应较高。因此，人口迁移流
动提高，可以充分激发经济社会发展活力，促使劳动
力或资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区域、产业、岗位等多
方面、多层次的优化配置，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4.中国人口规模巨大，具有人口回旋空间优势
从中国 2010—2020 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结

果看，人口要素仍将持续为中国中长期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实基础和持久动力。现阶段，中国人口基数
大、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即使人口增长速
度逐步放缓，或将在未来几年进入零增长或负增长
区间，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仍会较长期保持。这为经
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人口条件：一方面中国拥
有 14亿人口规模，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
力资源、维持超大规模市场、提供足够创新动力和资
源、有利于分工和专业化、有利于产业成长和分化；
另一方面能够为充分发挥人口回旋空间提供支撑，
有利于调动、提高人口活跃程度，促进国内大循环和
保障国际循环竞争力，以保障未来经济持续增长。
（二）面临的问题挑战
1 .老龄化提速将加快人口转变节奏，影响中国

经济增速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全球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

但中国是在“未富先老”下进入老龄社会，老年人口
规模大，老龄化程度深、速度快，高龄化趋势明显等
特点无疑为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峻考验。“七普”数
据显示，2010—2020 年 60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
了 5.44%，65岁及以上人口上升了 4.63%；与上个十
年相比，上升幅度分别提高了 2.51和 2.72 个百分
点，人口老龄速度明显加快。这意味着，人口转变进
程会随着人口老龄化增速而加快，政策准备期将大
大缩短，致使“未备先老”问题更加突出。即使生育政
策调整和人口迁移、流动能够在短期内改变人口结
构，缓解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带来的负向影响，但从长
期看，难以在根本上完全扭转由人口结构快速改变
带来的养老服务和健康需求增加、社会负担加重和
劳动力短缺等经济困境，使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出
现一定程度的背离，产生“结构效应”。实证研究也表

明，人口结构活跃程度下降或失衡将导致中国经济
发展受阻。因此，在面临经济增长和养老负担加重的
双重压力下，及早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风
险仍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议题。

2.低生育率导致人口规模和年龄结构失衡，政
策选择处于两难境地
从“七普”数据看，过去十年间，中国人口实现了

从 13亿人到 14亿人的跨越。这意味着，人口对经济
发展的压力（如劳动就业和失业问题）以及人口规模
巨大对资源、环境产生的压力仍未消除，人口与生态
环境改善、经济发展之间的紧平衡状态还将进一步
趋紧。然而，低生育率作用下，少子化、高龄化叠加快
速老龄化蓄积的人口负增长势能也正与日俱增。如
果生育率得不到尽早回升，低生育率和超低生育
率造成人口规模减半时间缩短在 20 世纪内，人口
规模减小过多过快将导致市场会萎缩、产业链会
断裂、一些中小城市会衰败、现代化的城市资源被
浪费，同样也会对经济发展产生致命影响。

这两种对人口规模稳定与消减起不同作用的交
互影响，使人口规模与年龄结构失衡的矛盾愈加突
出：一方面，中国承受着庞大人口总量带来的压力，
另一方面还面临人口规模缩减和老龄化加速产生的
剧烈震荡，致使经济政策和一些公共政策陷入两难
抉择。因此，要化解人口总量与结构之间的矛盾不能
非此即彼，需要二者相互调整、相互适应达到稳态平
衡，才能保障人口规模与结构间的顺畅转序。这就需
要使生育率上升并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将人口规模
及其负增长速度控制在适度、合理范围内，并使之与
经济、资源、环境相匹配、相协调，才会有效促进经济
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3.劳动力供给减少，可能会削弱经济发展动力
实证研究表明，人口活跃因素的不同作用路径

使资本和劳动的要素产出弹性存在差异，表现为劳
动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大于资本要素的贡
献份额。那么，劳动力作为人口活跃要素促进经济增
长的重要载体，其不仅关系着人口经济产出效应的
发挥，还制约着其他生产要素（如物质资本）等经济
产出效率提升。根据“七普”数据显示，这十年间，劳
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和数量正双双下降，使中国过去
“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而且
未来这一下降趋势仍将延续。如果生育率处于超低
或者较低水平，劳动力供给的急剧减少，不仅会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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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明显冲击，还会造成中国在现
代化进程推进中，过早丧失劳动力比较优势，不利于
人口活跃度提高，会削弱经济发展动力。

五、总结与讨论

综上所述，2010—2020年我国人口发生了较大
转变，并处于人口转折的关口。人口规模已处于稳定
高台，年龄结构处于加速快速老龄化，即将进入老年
型社会，与此相伴，我国人口素质得到大幅度提高，
健康水平和受教育水平均有显著提升，人力资本存
量巨大；人口流动更加活跃，向中心城市和大城市聚
集，区域人口呈现再分布态势。从人口综合因素 -人
口活跃度看，进入 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 10年来，人
口的发展和转变对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
展转变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人口对经济发展的作
用不是单一因素，而是多维因素汇聚形成合力发生
作用。着眼未来新发展格局形成和高质量发展，人口
发展既有人口规模巨大和人力资本存量雄厚的回旋
空间优势，也会面临低生育率下人口负增长和老龄
化带来的挑战。

总之，人口始终是关系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
局性和战略性要素，人口长期发展中均衡性不容忽视。
因此，需要立足中国人口国情与经济发展实践，抓住发
展机遇，善于在危机中育新机，应难题，方可于变局中

开新局，推动经济向更高层次、更高质量发展迈进①。
[责任编辑 安培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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